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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书趣事

好读你说我听

编者按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茶的发现
和利用，距今大约有5000年历史。茶文
化在中国，不仅是一种高雅的文化，还
是一种大众文化，它需要更多的人去
传承和发扬。

3 月 14 日，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教
师、茶艺和评茶二级技师洪珊珊，在路
桥南官图书馆，作了题为《茶知识漫
谈》的讲座，让听众在茶香里，不仅长
了知识，还开阔了眼界。

讲述/洪珊珊 记录/陈伟华

一

我们先从追溯茶史开始。中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
家李约瑟曾经说过，“茶是中国继火
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
后，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中国是茶
树的原产地，是茶的故乡，也是最早发
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而且，中国还是
野生大茶树发现最早和最多的国家。
这些野生大茶树生长时间之早，树体
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性状之异，
堪称世界之最。

茶，作为草本植物，多见于中国西
南云、贵、川那些山岭重叠、气候潮湿、
地质古老的原始森林之中。所以，中国
西南是茶树的原产地。

茶树，按树干来分，可分为乔木

型、半乔木型和灌木型；按叶型大小来
分，可分为大叶种、中叶种和小叶种；
按进化程度来分，可分为原始型、半原
始型和进化型。

乔木型茶树树形高大，主干明
显。在云南等地的原始森林中，生长
着野生大茶树，就是乔木型茶树。去
过那儿的人可以看到，这些茶树树干
粗大，分枝部位高，自由自在地生长
在广阔的大自然中。这类茶树的高
度，达到数米，甚至 10多米。每当采茶
季节，少数民族的姑娘们，借用梯子，
或干脆爬到树上去采茶。半乔木型茶
树，则介于乔木型与灌木型之间。它
的树形显然没有乔木型那么高大，但
有明显的主干，分枝较低。这类茶树，
通常在广东和福建一带茶区可以见
到。灌木型茶树，主干矮小，分枝稠

密，主干和分枝不容易分清。我国人
工栽培的茶树，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我翻阅了《中国茶史》这本书后
发现，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有
人工栽培的 800年的南糯山大茶树；
在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邦崴村，
有野生栽培的过渡型千年邦崴大茶
树；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巴达乡大黑山
原始森林，有 1700 年树龄的巴达原
始大茶树。它们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0 年，我国茶叶专家在贵州，又发
现世界上罕见的茶籽化石。经专业机
构鉴定，认定为珍贵的“四球茶茶籽
化石”。

《茶经》作者陆羽在书中说，茶作
为一种生活饮品，是从神农氏开始
的，而到了商末周初的鲁国时，鲁周
公才将其发扬光大和传播开来。人与
茶最初建立药用关系，是从茶对人类
生命的拯救和对人类生存繁衍方式
的维护开始的。而饮茶之事，应该是
从鲁周公时代开始记载传闻的。而
且，他在辅助武王时，史书上也第一
次正式记录了茶事活动。

二

茶兴于唐，唐时饮茶习俗已普
及，并涌现出众多名茶。那时，茶叶贸
易日益兴盛，事茶技术与品茶规则，

也进一步得到确立。同时还出现包
括茶学专著在内的一大批茶文献、
茶文学作品，最出名的当属陆羽的

《茶经》。在唐朝时期，饮茶习俗不仅
在中华各民族间被广泛传播，还走
向了世界。

茶文化自两晋萌芽，唐成格局，两
宋拓展。自元以降，其风貌更是辽阔而
庞杂，好比从历史冲浪进入到江河海
洋上的百舸争流。

对应元、明、清三个朝代，茶文化
的审美意绪，也进入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元至明初的简约真朴，文士饮酒
品茶、聚众清谈的传统已然丧失，文人
以慎独作为修身养性的规诫，风雅之
举难再；第二阶段为明中期至清中期，
社会财富得以重新聚集，人们的精神
生活得以逐渐丰富，市民阶层发展壮

大，茶事也随之渐入繁琐精细。中国
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末期，
茶文化中的茶情事象，自然也少了发
现真理的严肃性，多了闲适雅兴的玩
物之趣。那时，文士官员更多的是把茶
与人的关系，定位在精神颓丧时的聊
以自慰。在饮茶之风方面，只是技艺、
器物和环境越来越好，而缺少的则是
前朝所蕴含的家国情怀。人们更注重
于个人生活中的德行操守和趣味雅
兴。第三阶段为清代中后期，触角一直
后延到民国初年，茶文化事象呈现了
两级分裂：一方面茶文化沿袭着明代
传承的奢靡繁复；另一方面，中国沦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劳苦大众普遍
生活艰难，象征着安居乐业的饮茶习
俗，在那时逐渐失去光华。但在那个时
期，茶叶制作则呈现百花齐放。绿茶炒
青技术普及全国，花茶制作开始出现
并趋于成熟，红茶、青茶也相继诞生。
六大茶类至此全部形成，品饮方式点
茶法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散茶冲泡
方式日益完善，且成为一种融精神、礼
仪、沏泡技艺、巡茶艺术和评品质量为
一体的完整的茶文化形式。

十九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
茶叶生产和出口量仍居世界首位。
1886年后，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茶叶出
口量急剧下降。二十世纪上半叶，茶叶
出口量断崖式萎缩，中国茶业经济跌

入前所未有的深渊低谷。外部，因为前
所未有的国际大冲击；内部，中华民族
灾难深重。但正如凤凰涅槃，一朝醒
来，绝不能落于人后。在 1961年之后，
茶叶生产形式转好，直至 1977年。之
后，我国茶叶生产曾经处于缓慢发展
状态。从1977年开始至今，中国茶叶在
世界上重新崛起。

三

台州茶文化历史悠久，茶产业发
达，有着深厚的茶文化底蕴。据记载，
三国时期，道人葛玄曾在天台山种植
茶树。于是，后人就视他为“江南植茶
始祖”。后经专家们考证，临海盖竹山
盖竹洞旁的“葛仙翁植茶遗址”，与天
台华顶山归云洞的“葛仙茗圃”一样，

时间在东汉末至三国中期，这是江南
乃至中国种茶历史上最早有文字可稽
查的植茶遗址和茶文化的源头。

茶推广的另一个助力，是两晋时
盛行的玄学之风。玄学不仅打通了释
儒道的门户隔阂，而且把世俗生活进
行文化化。两晋时有大量的名族迁至
江南，丹丘和道教就成为统治阶层的
名族和士大夫的一个圣地和圣学，那
时，谢灵运、王羲之等都来到丹丘之
地。江南一带就成为道教的繁荣之地。
道教对茶的认识和使用，也就十分自
然地传递到佛教和儒学，同时又与名
族和士大夫的生活习俗、文化风尚结
合在一起，迅速大规模地推广开来。

近年来，我市将葛玄植茶地天台
华顶山、临海盖竹山等作为茶叶种植
基地，并结合道茶文化背景，推出了茶
旅游项目等，以此进一步深入宣传茶
文化。目前，我市形成了以临海、天台、
三门和仙居为主的北四县（市）茶叶优
势发展区域。

羊岩山茶场依托科技力量，做优
“羊岩勾青”茶，培育“鹅黄”新品种。
它依托自然美景，围绕“羊岩、养眼、
养颜”的建设理念，打造了一个以茶
叶为主题，以生态为基础，七大功能
区 20个景点构成的旅游、观光、度假、
品茗休闲、文化展示、科教、销售、科
研和茶叶加工工业旅游诸多功能为
一体，以体验式为特点的茶文化主题
公园。

在大力抓好名优绿茶的同时，三
门县茶企业开发的花香型绿茶、乌龙
茶，天台县茶企业开发的条红茶，增大
了夏秋茶的利用率，提升了茶叶效益，
拓展了茶叶利用的渠道。同时，由于茶
产业市场前景良好，全市各地大量资
本随之投入，开发、生产花香型绿茶、
乌龙茶、条红茶的企业数量也在明显
增多。

我学习茶艺的初衷，是为了教学
和增加专业课程的丰富性，让更多的
学生能爱上茶文化。在刚开始教学时，
我觉得自己不仅茶理论知识匮乏，还
无法品评出一杯茶的好次。近年来，我
沉下心看书，在读了王旭烽和姚国坤
等老师写的有关茶的书后，我觉得自
己打开了茶叶王国的大门。在一次偶
然的机会，我还专门去中国茶叶博物
馆参观，又一次深入地了解了中国茶
文化的悠久历史，同时与茶树有了一
次更为亲密的接触。

在文化融合加剧的今天，传统茶
文化更应为台州社会各界所重视与扶
持。在制定茶文化推广战略过程中，我
们还可以在学校教育中，植入茶文化
课程，逐步使台州茶文化深入人心。

茶香幽远千古史

洪治纲

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真正的文字，总是发乎情，流于思，
是从生命里渗透出来的，犹如河蚌，滴泪成珠。读这样的文字，就
像两三好友，围炉夜语，海阔天空，虽不一定有深刻的哲思，但分
享的愉悦却妙不可言。

读王华琪的文章，我便有这种感受。他的文字，轻快晓畅，随
性而发，虽未见纵论天下之雄心，亦不觉顾影自怜之感伤，字里
行间，渗透了一个文人的诗意情怀，也洋溢着作者的人生智慧。
见微知著之中，处处彰显其难能可贵的“初心”，宛若雨后空山，
清新异常。

有经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是真性情，也是真赤子。
一个热爱文字的人，守住初心，便守住了自己的灵魂，守住了精
神的小园地，也守住了文章的纯静。文贵乎真，失去了真诚，自然
也就失去了文字应有的魅力。

无奈的是，红尘滚滚，太多的人常常深陷功名之焦虑，饱受
利禄之诱惑，以至于初心渐失，谋术附身。即使偶作文字，这类人
也多半是言工辞巧，别有卖弄。以我的阅读经历，此类文字并不
少见。但王华琪的文字，却明确地拒绝这种俗世之气，看似不为，
实为不屑。读他的文章，我每每看到他那骨子里的文人气息，敏
捷，赤诚，多思，善感，悠然看事，从容论人，不弃“初心”。

拥有一颗“初心”，其实也便拥有了一种从容而独特的写作
姿态：为内心的自由，为无序的思想，为灵魂的独语，为存在的诘
问。这是一种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写作，也是一种自省自足、力
避喧哗的写作。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篇章，均是如此。它们篇幅
短小，一律着眼于微观生活，或由古及今，或由物及人，或从乡村
到城市，或从景象到时节，娓娓道来，饶有意味。

在王华琪看来，“人生不能总在阳光下昂奋地奔跑，还需要能在
月光下漫步的机会；不能总在晴天下忙碌，还需要有这么个雨天放空
自我。”（《夏至雨》）这恰如王小波所言：“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
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以我之见，所谓“诗意的世界”，并
不都是那些幻想的世界，不染人间烟火的彼岸，它同样渗透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里，成为我们对抗现实的一种重要手段，像月下漫步，临窗
听雨，都是心灵漫游的绝妙方式。王华琪所渴慕的，也许正是这样一
种人生境界。所以，他特别希望生活能够不时地“慢”下来，在“慢”中

“学会用双眼端详一粒种子的发芽，一个蚕蛹的蜕变，一朵鲜花的绽
放；学会用双耳聆听鸟鸣的唧啾，花草的瓣颤，清风的呼吸；学会用双
足去丈量菜花的金黄田埂，去触碰田野里麦穗的沉淀……”（《声声
慢》）。对于人生而言，这样的“慢”，其实已不是一种生活姿态，而是一
种生存哲学，因为它承载了生命内在的超然与自足。

事实上，收录在这本集中的文字，大多体现了王华琪对诗意
世界的不自觉的向往、临摹和建构。譬如，面对门前村后到处都
是的车前草，他从“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说
起，再到欧阳修和韩愈之诗句，旁征博引之中，展示了一种平凡
而又超然的生命伦理（《采一株车前草》）；行走在深寂的冬天，他
却饱含生命的情致，徜徉在冬天的树与水之间，回味着心灵的空
阔与寂寥，感受到“冬天的故事很苍茫，但不苍白”（《冬天的故
事》）；他写故乡村落的旧景，从石屋到小巷，让记忆不时地流淌
出无数的宁静与纯朴，以映衬现代文明对诗意生存的消解（《古
村、老房子及其他》）。读这些文字，我们仿佛看到作者远离尘嚣
的姿态，也可以领略到他那回归本源的“初心”。

这种“初心”，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时节的迷恋性表达上。
或许是久居都市，模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华琪对时节的更替
才变得特别敏感。譬如，他对秋天就有着格外的迷恋。《秋日读秋
日》《在杭州，请在秋天叫醒我》《杭州点秋香》《秋风鲈鱼催人归》
等等，都是抒写秋的感受，并从秋的沉静中寻思人生的况味。在那
里，里尔克的诗，琦君的文，钱塘的莼菜鲈鱼，乃至杭州的一叶一
花，都会成为他体察人生的窗口，并最终“咏叹出一个季节的旖
旎”（《在杭州，请在秋天叫醒我》）。同样，他对江南的雨也有着别
样的钟情。《春夜，一场江南雨》《夏至雨》《夏夜里，那一穗宋朝的
灯花》《最美人间五月天》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沉浸在江南的雨季
里，要么怀想，要么沉思，甚至希望时空能够穿越，“邀请一穗宋朝
的灯花，来照亮在自己寂寞的夜空”。

事实上，无论是追忆儿时的成长，还是品味心中的典籍，无
论是直面当今的教育，还是旁观时尚的文化，王华琪总是从容
淡定，徐徐道来，一如琦君的散文，“素手掸红尘，静心观世俗”，
求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赤子的心志与情怀。他常常沉浸在那
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里，并从这些日常生活的皱褶里发现意
想不到的光泽——就像一个关注内心生活的人，穿行在世俗的
伦理中，总希望能够不时地仰望星空，使生活成为一种审美的
存在。

如果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种写作，实质上就是所谓的
“日常生活审美化”。尽管人们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以
为，它的核心指向，应该是将审美的、诗意的态度引入俗世的现实
生活，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负载更多的艺术品性，并致力于让美学
向日常现实领域延伸与播撒。真正的日常生活，不只是简单的形
而下的生存，它还应该包含审美的诗意的存在。这些“彼岸”的存
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于那些关注内心质
量的人来说，却是须臾而不可离。

倘若用这种理论来认真地审视一些创作，我的感受是，很多
江南的文人都可能是这方面的实践者。——不用往远处搜寻，看
看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就可以想象江南的才子们
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孜孜以求。在那里，作者可以从每一个日
常生活细节中，品味到美妙的人生意趣。如果再读读李渔的《闲
情偶寄》，尤其是其中的“饮馔部”“居室部”“种植部”，我们可以
认定，李渔几乎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将日常生活的每个细
节，都上升到了审美的高度。细品王华琪的文字，说实在的，确有
几分旧时江南文人的这种底色，也不乏某种“日常生活审美化”
的冲动。

这种审美化的冲动，固然会受到某些地域文化的浸润，但
更重要的，还是作者恪守初心，从不舍弃一个文人对情怀和理
想的抚摸。古人云：“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现代化的都市，
总是带着欲望的面孔四处招摇，但对于王华琪来说，在内心深
处留着“春余”的底色，也算是人生拥有了一种别样的快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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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星

因为疫情，去年海门老街封市很
久。重新开市后，我去过一趟。今年春
节前，全国各地的防疫口子再次收紧，
海门老街周末市场也被再次暂停。

3月 10日左右，我给在海门老街
摆摊的国军打电话，“如果老街重新开
市，请告知我一声”。国军说，3月初，海
门老街有少数摊主来摆摊，因还没有

官方的通知，来逛摊的人很少。
恰巧，老朋友有刚兄来电话，约 3

月14日同行去海门老街。这些年，我经
常和有刚兄一起去海门老街。有刚兄
虽是一位退休工人，但热爱读书，尤其
喜欢读文史类图书。他的父亲是当地
一位革命老前辈、老干部。或许受父亲
影响，有刚兄对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
黄岩的历史如数家珍。我称他为“黄岩
通”或“黄岩百晓”。

意外的是，13日他来电说临时有
事，去不了海门老街。我有些遗憾，但
还是决定一个人去老街逛逛。

3月 14日，天空湛蓝，阳光明媚，
是舒适度很高的一个春日。

进了老街，市场已有熙熙攘攘之
态。尤其是折入通往广场的小巷，远远
便听到嘈杂的人声。整个广场，甚至连
拐弯的角落，都摆着各种摊位。我直奔
书摊而去。有点遗憾，当天来摆书摊的
很少。国军也不在。我给他打电话，说
书摊怎么这么少。他说，可能有些书摊
主人还不知道重新开市，再过一两个
星期，就都会来了的。

书摊前，一位我看着脸熟的老人
在。过去，我在他的摊上淘书最多。他
的摊吸引我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时有
好书，二是价格便宜。所以他的书卖得
动，卖得快。当天，我在老人的书摊上
买了两本书。一是当代作家黎汝清的
长篇小说《碧血黄沙》，这是一部写红
军西路军战史的小说。黎汝清是一位
写革命战争史的作家，他另外有名的
战争小说如《湘江之战》《皖南事变》，
都是写失败英雄的故事。另一本书是
侯刚女士的回忆录《家国大祭：七十年
风云往事 七十载两岸情缘》。侯刚女

士是国民党高干侯公纯留在大陆的女
儿，她与父亲走的是两条不同的人生
之路。她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加入解放
军，新中国成立后，她被调到新成立的
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成为
我国第一批女电影摄影师。1958年中
央电视台成立后，她又成为央视最早
一批的电视摄像师、电视记者之一。

在老朱的书摊，我逡巡久之。最终
淘得两本薄书，都是当代作家的散文
随笔集，一本是被收入“笔会文丛”第
一辑的前辈作家柯灵先生的《燕居闲
话》。与《燕居闲话》收在同一辑的书，
如华君武先生的《补丁集》、秦怡的《跑
龙套》、董鼎山的《自己的视角》等，我
都已经早有了。

另一本是散文作家李洁非的随笔
杂文集《袖手清谈》，是中央编译出版社

“读译文丛”中的一种，这也是一套我喜
欢的文丛，收在这一文丛中的李书磊的

《杂览主义》、韩石山的《文坛剑戟录》
等，我也早有了。韩石山与张石山同为
新时期山西作家，两人为好友。张石山
在近年出版回忆山西文坛的长篇回忆
录《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中，多次
写到两人的友谊。据说，山西的这两“石
山”，都是有些特立独行的人。

海门老街牛年首市

陈 静画

讲座期间，洪珊珊老师做家庭泡
茶演示。 陈伟华 林汝秋摄

3月14日，在洪珊珊所作的《茶知识漫谈》讲座现场，听众在茶香里，不仅长了知识，还开阔了眼界。 陈伟华 林汝秋摄


